
生活中有人吃了哑巴亏却做不得

声的事太多太多。如果你发火打人却

又正打在人家的骨头上，对方不痛你

却痛得受不了；你去偷别人的西瓜却

被毒蛇咬了，一口西瓜没吃成，自己反

而进医院用掉了上万元才保住小命等

等。对于这些人的哑巴亏，只有自作自

受了，怨不得谁！要想不这样，最好是

别起那个贼心，免得没偷到羊，反惹一

身骚！





这是一家全国联网的化妆品连锁超市。该公司为了档次

上规模，决定对各省级分公司进行全面整顿。

张剑是总部新派到南区域的市场总监兼八大区域总经理。

现携迷人的老婆一同驻扎在长沙分公司的临时客房里。

张剑是那种行动如剑的人，做什么都讲效率和速度，说

白了，就是一个工作狂。

而他的老婆恰好相反，她在做全职太太，她生了个小孩，

小孩如今留在娘家读幼儿班。她这个全职太太其实是整日无

事可做，除了上上街，看看电视之外，实在无聊就与住在旁

边的两个年轻小伙子聊天打发时间。

张剑是那种事业心极强的人，他受命于危机之中，立志

在三个月之内将中南区的市场占有率翻三番，所以，他长期

出门在中南几省的分公司中，很少停驻于长沙他老婆的临时

温柔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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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拖

张太太刚到三十，妩媚迷人，早年有校花之称，近五年

嫁给年薪百万的张剑之后，更是风光无限，由于有钱购一流

的化妆品，又从未经历体力劳动，所以，其面容保养得光彩

照人，透射出青春正旺，魅力万方的神采。

□ □ □

吴得贵和马强就住在张太太的旁边套房里，他俩同时毕

业于一个商业大学，同时进了这家大型集团公司，都已工作

三年了。而且业绩也不错，只要有机会，升个地区级市场部

经理的能力已完全具备。

他俩不同的是一个性格外向，一个略显内向。一个弹得

一手好琴，一个跳得一身好舞。相同的是，都已二十六岁了，

都未找老婆。

吴得贵每日下班后，便弹上一曲。

琴离情也许最近。

琴一开弹，旁边的张太太，独守空房的张太太便

鞋穿着睡衣过来了。睡衣是纯白色的，而且质地柔软，不太

透光，但仍能将张太太前胸和后背的魅力表现得很淋漓。张

太太蓬松着发髻睁着迷人的大眼径直走了进来，仿佛来到自

家小弟住的房子里一样随便。

马强正斜躺在床上看书听琴，见张太太进来，便立即起

身道：“快请坐。”张太太只是随便应和了一声。便坐在门边

吴德贵的单人床边上开始听起琴来。她曾对吴德贵说过，在

学校里读书时她最爱听大草原上的一种更简朴的三弦琴。

张太太没有盯着吴德贵的手与琴，而是望着对方的那张

脸。这是一张十分俏白的脸，不仅干净而且秀气好看。她在



看，又似在听。

马强又热情地给张太太倒了杯冰果汁。他见张太太在全

神贯注地听，便只好回到自己的单人床边，拿起了他要看的

杂志看起来。他一边看一边不时瞟着张太太的身子，时而看

看那睡衣下面露出的洁白而丰腴的小腿，时而瞟一下高高的

胸脯。他这一个多月来，每天都要求吴德贵弹上一曲，其目

的不是听琴，而是要欣赏那张太太那无声的魅力。

平日里常常一曲后，张太太并不急着回到自己房中去，

而是与马强和吴德贵闲聊，有时一聊就是半个小时，最近聊

的时间越来越长些了。尤其是星期六星期天。这张夫人似乎

没有别的爱好，每天上午看看电视，下午逛逛街，夜晚便到

吴德贵与马强这边聊上一会儿。

吴德贵与马强也十分愿意与这个美少妇聊天。不仅能欣

赏到成熟女人的身材，还能欣赏到成熟女人的丰富细腻的内

心世界。何况这是总经理的太太，弄不好，与这位太太关

系处理好了还能通过枕边风而升上个地区级经理。岂不是

美哉！

这两个年轻人都不蠢，虽是多年老同学，但内心里都有

了各自的小九九。因此，对张太太越来越自然大方的造访，吴

德贵与马强都决不怠慢且相互逞强地展示各自的能力、才华、

口才、爱心及个性特征与优势。

张太太是过来人，她岂会心中没数。不过，她故作不知，

只是自己越穿越性感迷人而已，并未说出太过分的言词。她

时常见这两个如饿狗一般的男人吞着口水坐在她前面急躁不

安，她内心里总是在暗笑。她喜欢让男人这样。当然，有时



和强健洁白的肉体，她

候，她也被两个小伙子逗得大笑不止，忘情开怀。

吴德贵是那种略内向而且有理智的坚忍的年轻人，他当

然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只不过他懂得压抑面对张太太迷

人身子的那股欲火。他能表现得比较冷静。他当然也很想博

得张太太喜欢而得到升职机会。

八月一号这天，天气十分燥热。

马强出差去了，房子里只剩了吴德贵一个人。

由于天太热，开了空调都不能运动，一动就也觉得热，吴

德贵一个人穿着短裤打着赤膊，在欣赏电视里的轻音乐歌唱

会。

突地，传来了隔壁张太太敲门的声音：

“吴老弟，快过来帮我查查。我房里停电，可能是保险丝

断了。”

吴德贵的门只是虚掩，一个大男人当然不会总是关紧门。

张太太一边讲一边推门进来了。

她看到了吴德贵只有一条小裤

目光瞟了一下后道：“别穿了，害什么羞呢，快过来看看。”

既然这么一说，吴德贵只好跟着张太太身后过去了。

室内一片漆黑，她对吴德贵道：“吴老弟，你随我一同到

卧室里来，我先摸到电筒再说。”她一边说一边回手拉着小吴

的手补充 ：“ 我 怕 黑 暗！”

她拉着他的手向卧室方向摸索着走去。突地一声狗吠

（她养有小狗），他俩都吓了一跳，她吓得更狠。

她一回身迅速扑到吴德贵身上，吴德贵出于本能立即将

张太太的肉身抱在怀里，仅三秒钟，吴德贵便回过神来了，他



立即在黑暗中将她轻轻推开道：“别怕，别怕。”

他在用力推，她却用力紧紧地拽着他的胳膊不肯松手。

而且，他还听到近在咫尺之间的她的娇喘之声。她已呼吸急

促了。

吴德贵是男人，他当然知道她的意图。

他终于阻止了没让事情发生。

他并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否则，他给总经理戴了绿帽子，莫说升职，甚至还会惹

出革职和被揍的可能。找女人也要看对象。

吴德贵不及细想，立即强行抽身回自己房中拿来电筒，

给张太太接好了保险丝。

保险丝的断处没有烧焦的痕迹，只有新剪断的整齐。

他更了解了她的意图了。

他接好保险丝欲回去，张太太又想进一步推进事情发生，

道：“你帮了我的忙，我很想奖赏你，你没有胆了么？没事

的。”

吴德贵红着脸道：“我不是不想，我只是不敢。”

张太太逼近他，又欲拖他坐在沙发上。

吴德贵望了一眼面色红润的张太太，又瞟到了她那迷人

的身姿。他血一腾，便立即侧身向门口冲去。

他回到自己房中的沙发上，也喘起了粗气。

他倒了杯冷水一口喝完后，才清醒过来。

他想：刚才好险，差一点出了乱子。若再呆半分钟，就

一定让那事发生了。总经理的绿帽子便戴定了。

他还在暗自庆幸自己的理智，不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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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为 ×

突地，他听到了张太太的用力关门声和关门声后的狗叫

声。

这一晚，他总是回想起刚才那一幕，那热而柔软的身子

被搂着的真实触觉，还有那呵气如兰的喘息声⋯⋯这声音，

这触觉恐怕会令小吴终身难忘。

他后来再不弹琴了，张太太也不再诱惑他了。

□ □ □

二个月后，与他同室的老同学马强时来运转，一下被任

市的地区经理。马强上任的日子是下个月，因为马

强在这边还有一点小事未处理完，故还要多与吴德贵住上三

二天。

吴德贵想不出马强为何如此快被提升。他只怨自己命运

不济。

他这几日心情不好，与马强的关系也只是表面热乎了。

他在晚上一个人喝了点酒，头有点热。于是，他没再回去

弹琴。

他去了舞厅。他压抑得太久太久了。

他一进舞厅便大吃一惊。

这是一家离单位住地很远的歌舞厅，他居然看到了场中

央有一对十分熟悉的人影。

他用自己的左手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再定睛一看：

马强和张太太。

没错，这两个人跳得正浓正凶正来神，双方都深情地望

着对方的眼睛。他们眼中只有对方，根本就没有顾忌旁人。

吴德贵有如当头棒喝，这下全清醒了。



他这下总算明白马强为何会升职得如此快。

他是一个有高度理性的人，他立即闪身退出了这家歌舞

厅。

他一个人独自漫步在人流如织的大街边。

他在思考，他近年来一直在思考如何成功如何赚更多钞

票的事。

经刚才马强之事触动，他终于明白了。

他比马强人长得好，办事能力也强，他之所以没升职，主

要是因为他没有把握好上次张太太给他的机会。

他开始有点后悔了。机会来了，他居然还认不出，还误

认为是孽缘。居然还假正经，这不，人家马强将她铆上了，不

到两个月就升职了。

他一边走一边想了许多。

就目前状况，他升迁的机会还是只有一条捷径最快。

那就是放下以前的想法，放下对张太太以及总经理尊重

的想法，重新开始与张太太接近，靠近。

他了解张太太的心思，他知道她以前是喜欢他的，甚至

远远超过喜欢马强。这样的女人是讨厌受尊重的，女人不是

用来尊重的，而是用来爱的。吴德贵终于想通了这一连串的

道理。

他由此推及，她决不会只要一个男人，只要他吴德贵低

声下气一点，迎合一点，多一点赞美和奉承，而且在无人时

多讲点煽情之话而且多点行动，就一定可以重新让那事发生。

他只顾低着头向前走，没有选路。

在不知不觉中，他走了一个循环，又来到了那家见到马



马强

强跳舞的舞厅。

已夜晚十一点钟，正散场。

一对对相拥的男女前后从大厅里出来。

吴德贵一抬头见到了偎依在马强肩边且搂着马强腰的张

太太，他并不想让场面尴尬，立即回身向一出租车走去，迅

速上了车离开。

不巧，还是让居高往下走的马强看到了。

马强一惊，便将身边的张太太推开。

张太太问：怎么了？

：吴德贵刚才乘那车走了，不知他刚才看到我俩

没有。他来此干什么，他难道是想抓住我们的把柄不成。

“别瞎想，他张太太也是一惊，站正后又自宽地安慰

“也是的，

神经病，盯我们梢干什么，我又不是她老婆。也许是你看花

了眼，也许是恰好来这有事。”马强也自我安慰

可能是我看花了眼。不过，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

其实，张太太也有点放心不下。

马强回到单位住房里时，吴德贵在打鼾。故意打鼾。

马强瞟了一下床上向里睡着的吴德贵，细听了一下鼾声，

他听出了鼾声中还夹杂着一丝急促的心跳。他这才确定了吴

德贵也是刚匆匆上床。越是这样装神弄鬼，马强越心不安。但

他又不便发作，只能装作若无其事地上了自己的床。

半个小时后，才听到邻居张太太轻轻开门回家的声音。

次日起床，没有人提及此事。

吴德贵高兴地送马强出门，而且还与单位的老朋友在大

酒店大吃大喝了一顿。张太太没有参加。



太太最爱听的曲子

分手时，马强握着吴德贵的手说：“老同学，开放点，再

见！

吴德贵当然听得出这神秘的暗示。当然也知道这里的

“开放”二字具体是什么含义。他点了点头，相视而笑后分手。

□ □ □

吴德贵想：马强一走，她又失去了一个情人，她又空出

来了。她又会需要新的情人。这正好，我们又是邻居，又是

老熟人，又都成了单家独住，真是天赐良机。

当晚，他又重新开始弹起了五弦琴，而且弹的是邻居张

多情的目光。

这是一个少数民族歌颂爱情大胆的曲子，吴德贵弹得很用

心。

当然，邻居张太太也懂这久违的声音。

但她这次却没有过来。

他知道他得更加主动，不然，旧情是难以点燃的。

她既然不过来，他当然可以主动过去。

□ □ □

吴德贵已想好了许多勾引张太太的话和行为细节，他知

道自己考虑得太多太多。想张太太上床，根本不用作秀，只

要略为主动，可能就会得手的。

他正欲在当晚实施“干”上张太太的计划，不巧，当晚，

张太太不在家。

他奇怪，她不是说还要在这里呆上半年么。

接着一连三天她都没有回家。

第四天终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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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贵一直开着门，他见张太太终于回来了。他与她打

了十分热情的招呼。她脸色苍白地略为点了点头便进屋去了。

他不知道她近几日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她可能生病了，

不然为何脸色苍白，眼神无光，身子无力呢。

□ □ □

张剑是一个能力极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十分机警的人。

他回到家时恰好见到了他太太的神情。他的警觉告诉他，她

有问题。他只是显示了一瞬间的诧异，既而又恢复了正常关

心。

次日，张剑将六家大医院的挂号单查出，终于查到了她

老婆的名字。

打胎。他老婆居然在背着他打胎。

一个女人背着自己的老公私自打胎，显然不正常。

张剑双目喷火，气得半死。但他回到家中时又恢复了男

人的绅士风度，又恢复了热情与关心。

次日大早，张剑又有事到外地出差去了。在出门时大声

与老婆道了别，左邻右舍都能听到。

□ □ □

吴德贵在房里听到了，他还暗自高兴，机会就在今晚。

吴德贵兴奋地到街上购了七八百元的高级补品，大包小

包提了上来。

等待是痛苦的，也是甜蜜的。

当然，上午他也可以去送礼品，但他没去。这不是按计

划行事。他决定下午五点左右去。那时，先送礼品，后借故

自己澡堂的水笼头坏了，借用张太太卫生间的水龙头洗个澡。



“我屋里水笼头坏了，天

已五点，他提着大小四五盒补品推门进了张太太屋里。

张太太先是客气，后是捺不过小吴热情过头而收下了那

几盒礼品。

小吴又关心地询问了她的病情。他主动坐得很近。

她说：得了一点小病，要休息半个月就好了。有空常过

来坐坐。

这是又在暗示。

吴德贵心中有数，二十分钟后，他回到了自己屋里。

一会，吴德贵又推开张太太的门，拎着包短衣短裤笑着

对仍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张太太

好热，只好借你的水笼头洗个澡，行不？”

张太太心中有数，淡淡笑道：别见外，我这里的东西你

只管用。

她又在暗示他。

其实，他的水笼头当然没有坏。但他有把握相信她是不

会去看的。

他兴奋地进了卫生间，关上门。

他在洗，洗得并不快，他不希望快。

洗完澡后他并不想离开。他拎着一包湿裤子主动坐在她

对面的椅子上，没穿上衣。

“我要休息了，你过去吧，改天再请你吃饭。”她冲他

他只好不尽兴地回到了自己屋里。

不过，他通过今天的努力，又见到了希望，他当然听出

了张太太的弦外之音。

她现在身体有病，不能接纳他，但半个月后，他一定能



干上她了。

他一想起将与她干那事，又立即浮现了前几个月的那个

触摸和声音。

他在接着的一个星期里每晚都去张太太家。

又是关心，又是安慰，又是讲浑笑话，终于又将她逗得

像以前一样开心了。

他心中有数，她与他上床已是十拿十稳之定局了。

他心中有数，只要能和她上床，那么，不到二个月，就

有可能像老同学马强一样会被破格提升为某个地区的区域经

理。他张剑有上方宝剑，一句话就可以给出一个年薪二十万

的分公司经理。

□ □ □

吴德贵半个月后，被开除了。

这是没有料到的。

□ □ □

他必须走。他不走。马强就不安心。

他不走，张太太也不安心。因为她感受到了张剑锐利的目

光。

他不走，张剑就更不安心。张剑最近总在晚上收听家中

沙发底下的窃听器的说话声。

张剑知道自己长期出门在外，让一个青春正盛的女人独

守空房是自己的不是，故他并没多说什么，一句都没有说。

他只是让吴德贵立即走了人，只是用锐利的带着穿透力

的目光瞟了张太太几眼。



□ □ □

吴德贵走了。

他走时叹着气，摇着头自语道：真倒霉，摸都没真正摸

一下。唉，真是黄狗吃屎，黑狗遭殃！





恶人也有档次之分，如罪大恶极、

十恶不赦、无恶不作、恶贯满盈的区

别。恶人与恶人同样也讲究个缘分，你

若不巧遇上个恶贯满盈的人，那就只

好认命了。不过我还是提醒你两句：不

讲信誉和耍手段动阴谋总是离好人最

远，离恶人最近！还有一句是：恶人自

有恶人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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